
方方：如果我不交代谣言永远没完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作家方方发出第一篇日记，她写道：“不知道这一条能不能发出

来，先发了试试吧。” 

随后两个月，方方发表了 60 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受到广泛关注，但公众对方方的态

度在这 60 天里出现了明显变化。 

早期，大家将方方日记当做关注疫情发展的一个窗口，一些人每天都等着方方更新日

记，还有不少人在日记下面发布求助信息。一位读者留言称“方方日记是我们在郁闷中

的一个呼吸阀”。方方说，看到这句话，心里的感动真的是无词形容，“这些读者是我

在封城生活中最大的温暖。” 

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川鄂接受财经十一人记者采访时表示，方方身处疫情中心地，每一

天经历着感受着，“把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很有责任心，很有担当。” 

后来舆论分裂，坚挺方方的人依然众多，质疑方方日记充满道听途说的假消息、认为

方方日记在传递负能量的人也不计其数。 

两位一直坚守在一线的武汉志愿者告诉财经十一人，他们曾经非常认可方方和方方日

记，但后来他们觉得失望和气愤。“所有人都在为抗击疫情努力，只想让武汉变得更

好，但她写的东西让我觉得非常沮丧。”其中一位志愿者表示。 

另一位志愿者在微博上发布了两篇批评方方的文章，获得了数百万阅读量和上万条留

言，他说，“阳光下有阴影我们都知道，我从不反对揭露丑恶，但如果都是丑恶，我们

这些人在做什么？” 

4 月 8 日，英文版《武汉日记》上架亚马逊预售，确定在海外出版后，已然分裂的舆

论骤然撕裂，关于方方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无数对骂和绝交。 

对方方的质疑也从日记蔓延到了她过往的经历，她被冠以“崇洋媚外”甚至是“卖国贼”

的帽子，大加挞伐。 

方方今年 65 岁，在武汉生活超过 60 年，曾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过 100 多

本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代表作《软埋》2017 年获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琴断口》

2010 年获鲁迅文学奖，《风景》1987 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 年至 2015 年，

方方共获得 12 次百花文学奖，是获百花文学奖次数最多的作家。 

4 月 9 日到 4 月 16 日，方方接受财经十一人书面专访，陆续回应了针对她的质疑，包

括日记海外出版、日记命名、日记真实性、写作动机、个人身份、个人财产等。方方

的回答坦率而锐利，时而透出激愤。 

她说自己只不过是人在疫区，记录了一些封城中的日常生活和即时感想，无法理解为

什么有人对自己如此仇恨。 



她说，“除了很小的地方有错（次日已澄清的不算），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

不介意普通老百姓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但那些编造谎言挑唆老百姓仇恨自己的

人，一生的耻辱都会被“钉起来”。 

她说，自己有几套房子，家里有几人在国外，这都是私事，“但悲哀的是，如果我不

‘交代’，谣言就永远没个完。我说了，谣言恐怕仍然不会停止，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

说什么，就是要造你的谣，就是要骂你。” 

她说，武汉人很快就会恢复元气，武汉也会像过去一样生机勃勃。“但我还是会想，那

些失去亲人的人们，他们将怎样走出难关？” 

她说人类应当有共同的价值观，惜小怜弱、悲天悯人、正直诚实、勤奋善良，这些都

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美德，应该是人类共有的。 

《武汉日记》国内出版不了 

财经十一人：为何《武汉日记》没有出中文版？ 

方方： 

本来应该先在国内出版，之前也有十几家出版社向我提出。但是后来有人挑动公众对

我叫骂，而且谁帮我说话就去围攻谁，从而导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敢出。 

财经十一人：在国外出版书籍的周期普遍比较长，但这一次很快就出版了，这是什么

原因？ 

方方： 

我的翻译白睿文先生是着名汉学家，他正在翻译我的小说。同时他也有微博，我们互

相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我在记录疫情，而且那时已经写了好多篇，所以他

提出能不能先翻译？那时是 2 月 17 日，因为我心情不太好，无意出书，所以回绝了，

他也表示理解。那个时间找我的国内出版社，我也都回绝了。 

最早找我的是译林出版社，我说我有心情的时候，如果出书，肯定给你。 

到了 2 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了，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这时疫情也得到

缓解，所以我就回复了白睿文先生。他马上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我也是图省

事，三月初，便把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而我这边的日记并没有结束，白

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相当于，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

译前面所写的，这并非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应该翻译得也比较快。 

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所以越快越好。我昨天（4 月 14 日）才将最后的稿子

交上，而翻译也刚完工。国外有预售这个过程，是我所不知道的。真正出版，是八

月，另外，也有国家是六月。这个时间以国内出版社来看，也是做得出来的。如果抢

时效，在现在这样科技发展的时代，两三个月出一本书并不难，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财经十一人：“三月初，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为什么代理人最后选择了在国

外出版？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开出的条件太苛刻吗？ 

方方： 

国内自然是先谈定的，稿也是先交的。国内有十多家出版社来约稿，我答应的第一家

出版社是正在出我新长篇小说的译林出版社（所有的微信记录都还在）。理由没别

的，他们第一个来约稿的。我答应的同时跟他们说，所有的稿酬我都将捐出去，希望

他们能尽可能给高一点（同样有文字记录）。但是后来我发现译林社比较谨慎，所

以，我就表示不在那里出，而交给了其他出版公司。 

但是，因为叫骂，国内无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了。 

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我最愿意在国内出版，国内的版税收入应该比国外高很多，我

需要这笔钱，为武汉那些拼过命的人做一点事。现在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为此事奔波

和争取。当然，日记的全部文字都在网上挂着，实在出不了，也无所谓。而海外有人

联系出版，对于作家来说，没有人会拒绝。这是好事，我也不会拒绝。这个过程，我

在“学人”的采访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编者注：方方向我们展示了部分与白睿文及译林出版社的聊天记录截图。） 

财经十一人：《武汉日记》出版，您能拿到多少收入？跟您之前出版的书籍相比，这

次的收入会高很多吗？ 

方方： 

我刚交完稿，还不知道有多少收入。因为目前只是在预售。但是此书如果国内不出

版，收入应该不多吧。外版的总收入分为三份，即代理人、翻译和我。如果国内出

版，稿酬应该更高一点。但无论多少，我在签协议之前就已经说过：这份稿酬我全部

捐出来。因为考虑到稿酬不会太多，所以想定向捐给牺牲的医护人员遗属。 

为何叫《武汉日记》而非《方方日记》，日记是送“炮弹”吗 

财经十一人：有人说，应该叫《方方日记》而不是《武汉日记》，因为您并不能完全

代表武汉，您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方方： 

当然不认同，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上海日记，北京日记，巴黎日记，纽约日

记，都有人写过（并不是在疫情期间），难道他们都代表着那个城市吗？有部着名的

电影，写的是几个美国年轻人的事，叫《美国往事》，你说这代表了美国？所以，要

理解为，这是方方的《武汉日记》。这份个人日记，只代表她本人记录的武汉。别人

也可以写他自己的《武汉日记》。 

财经十一人：如果书名改为《方方武汉日记》，是不是争议会少很多？ 



方方： 

我无意改。我没有改的理由，我从来不会被他人绑架。 

财经十一人：出书前您会对网络版做修改吗，比如删掉一些不合适的内容？最后正式

出版的版本您满意吗？ 

方方： 

只作了一点小修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内容。所以，基本内容与网上登出的

差不多，我保持它原有的样子，保持它原始记录的形态。正式的还没有出版，我才交

完前言部分，另外加附了一个介绍武汉的内容。目前中文版没有出版社出，外文版一

本都没有出，所以，现在还远远谈不上满意不满意。 

财经十一人：前段时间中国和美国因为病毒起源有一些争执，国外也有人对中国进行

高额索赔，因此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武汉日记》海外出版，给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

攻击中国的“炮弹”，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方方： 

且不说是否会有人提出索赔，即使有人提出了，律师有这么蠢吗？他不在官方媒体找

记者实地调查的内容，那里面证据链完整得很，即使华生写的那些文章，也比我的完

整一百倍呀。还有官方通报，官方文件，这些是不是更靠谱？你觉得国外律师要寻找

证据战胜中国律师，他是会选用官方的正式通报或是经过记者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

资料，还是会选用一个作家在家写的带着自己感想的日记？这样的想法完全是缺乏常

识的想当然，但居然那么多人相信，这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 

财经十一人：胡锡进先生认为《武汉日记》国际版“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

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

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对此

您如何看？ 

方方： 

胡总编说出这样的话，起到了煽动无数人仇恨我的作用。因为他告诉公众：我是牺牲

了他们的利益来让自己在西方出名。这是阴险恶毒地罗织罪名，是指责我出卖了中国

和中国人民，这个帽子何其之大！他说这话的后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好多人果然行

动起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不光有了文艺节目式的表演，还有了上门收拾我的企图。 

财经十一人：有人猜测《武汉日记》会得今年的诺贝文学奖或者诺贝尔和平奖，您觉

得有这种可能吗？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您如何评价您日记里的文字？您觉得自己跟哪

项奖更沾边？ 

方方： 

这纯粹是瞎扯的，赚流量而已。书都没有出版，谈什么获奖？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最初记录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的事。因为这就是在微博上随手写的，连草稿都

没有打，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所以非常随意。那时看的人也不多，自己的平台，

自己随便写写而已。 

事情的走向，出人意外。国内连书都出不了，就不要谈任何一个奖了。而国外，又能

有什么奖。好在本来就是自己的随记，能出书已经是意外收获。所以我根本不考虑也

不介意什么奖不奖的事。 

“我记录大多数媒体忽略的，每一件事都真实” 

财经十一人：有不少人质疑日记中的一些细节和事实不符，包括使用二手的信息和图

片，还有人统计，日记中，“听说”、“好像”、“一个朋友告诉我”这样的词句出现频率

特别高，您对此怎么看？ 

方方： 

对我有一种说法，叫作“足不出户”、“道听途说”。好像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

才可以写出来。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来，又是怎么知道我是“足不出户”或是

“道听途说”的？理由很简单，你们是从网上得到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信

息，我为什么就不能从网上得到信息？ 

互联网给我们极大的沟通方便，完全可以做到足不出户，获知信息。尤其像我这样的

人，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

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要知道信息

很难吗？我从熟人朋友处获得的信息，会比记者采访的信息更不准确吗？一个人，他

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

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都是常识嘛。 

我当过两届湖北省青联副主席，两届全国青联委员，从省人大常委到省政协常委，我

开了整整二十五年常委会，你们觉得我的信源会少吗？其实，更多的内容我没有写，

我怕吓着大家，我记录的，多是已经公开的事。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

人，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难道不了解？那些比我懂互联网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

攻击我，这是愚蠢，还是坏？ 

什么叫二手信息？如果我用的是二手信息，其他人可能是三手四手五手了。一个相同

的视频，大家都看到了，记者也看到了，记者写出来就是一手，我写出来就是二手？

这个没道理呀。 

至于那张二手手机照片，纯粹就是构陷了。我的文字没有配任何一张照片。那张照片

是为了诬蔑我加上去的。而我的确看到一张一地手机的照片，是与那张完全不同的照

片。 



文字统计就更可笑，十多万字的东西，那几个词语本来没那么突出，可有人刻意把它

们拎出来说事，他们干嘛不把“的地得”拎出来，那更多呢。 

至于为什么不写告诉我信息的人的名字，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

复杂，尚且在位的某些人是很恨我的，我不愿意给同事朋友造成麻烦，所以都虚写

了。但重要的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除了很小的地方有错（次日已澄清的不算），我写的每一件事

都是真实的。 

财经十一人：您在 2 月 13 日的日记里写道：“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

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

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个细节遭到的质疑可能是最多的，您怎么回应？ 

方方： 

这也是我一直想说明的。我的记录中，反复提到医生朋友。我要说明的是，我的医生

朋友是四个人。来自三家大医院，是四个不同专业的领军人物。为了不给他们的工作

带去干扰，所以，我统一用“医生朋友”代替。 

其中一位医生朋友传给我一张照片，就是那张一地手机的照片。但是，我并没有贴照

片出来，在文中也只是一句感想。有人为了诬陷我，找了一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

配上我的文字，然后说我看到的就是那张照片。 

我发出声明后，那人删了他的微博，也道歉了。可惜，谣言却传播出去了，无论我怎

样解释，仍然有很多人至今还认为那张二手手机的照片是我配发在日记中的。 

然后，他们要求我必须亮出真实的照片才能认定我不是谣言。这就可笑了，你们造

谣，我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示自证清白？当然，未得到医生朋友同意，我也无权披露

这张照片。对我越来越多的叫骂，正是从这张照片开始。他们的诬陷成功了。 

以武汉疫情早期的情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的情况，难道人们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

吗？就手机的事，湖北也有专家们写了内参，希望保存好那些手机，疫情之后，交给

电信部门，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如果实在找不到的，以后作为历史证物留

在纪念馆里。其实，关于这张照片的事，我已经两次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们愿意听

吗？估计我这次跟你们说了，他们仍然不会听。 

财经十一人：广西援鄂的梁护士尚在救治过程中，而您的日记称她已经去世。网友质

疑您的日记较为随意，不够真实，对此您有何回应？在国外出版的日记中，这段内容

是否已经删去？ 

方方： 

不需要删除，因为我第二天的日记就作了澄清。他们不看日记，只是听说，所以他们

天天提这件事，却绝口不提我第二天即把这个过程说清楚了，并且还为此作了道歉。

这些他们从来不提。就像我一直澄清，说我不是厅级干部，但他们明明知道，却每次



写文章，都一定要写我是厅级干部。他们就是要利用普通百姓“仇官”和“仇富”的心

理。 

我在记录中，多次谈到我住在文联大院内，这是职工宿舍。他们却咬定我是“住在豪宅

里写封城日记”。他们要不要拿这栋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的房子去与其他作家的房子作

个比较？春天来了，白蚁又开始活动，我每年都要为白蚁的事烦心，今天恐怕更甚。 

财经十一人：很多人认为您日记里情绪多于思考，多于您的个人经历，仅能反映一种

社会心态，是“耳闻的历史底稿”，并无记录之功能。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方方： 

不同意。其实写日记的初衷，就是为写《封城记》作一份记录。所以，我以记录为

主，记录我有可能会写的事情，而不是所有事情。当然也会在记录的同时加入自己当

时的感想。既然是记录和随想为主，所以肯定没有深入思考。 

有几篇是有情绪的。前期的情绪是因为疫情给人民带来太多伤害，那些惨烈的事情，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很多内容我都没敢写，没敢写不一定心里没有，是

忍着。 

“耳闻的历史底稿”这样的用词，在我看有点搞笑。我想我更多的是现场记录，尽管我

没有在小现场，但我在大现场，这个现场就是武汉。视频和音频，以及各种微信和电

话，市民的生活，其实天天都在眼前。我作的是实录，我的实录有所选择。 

还有一条，大多数媒体记录过的宏大场景，我会尽量绕开。这很简单，如果以后我需

要那些，可以轻易查到。而媒体忽略的，我要记下，因为这些细小的个体的东西，或

许不记下就永远流逝了，比如媒体不会记录的常凯一家，比如我的同学，我邻居的亲

人以及那一个个死去的人。 

财经十一人：有哪一篇或者哪几篇日记是您个人觉得很特别的，或者说很满意的？为

什么？ 

方方： 

有一篇写灾难的，是我那天很生气。他们攻击我的言论，是完全不顾忌我所处在什么

时间什么状态下。所以在一怒之下，我来告诉人们，灾难是什么。灾难和他们日常想

象的不一样，这种对灾难的感受，也只有在灾难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身边不断有

信息传来某某死了，才能体会到。 

财经十一人：您如何保持内容的独立性？是否有意识地在日记中设定议题迎合您的目

标读者？ 

方方： 



不存在独立性的问题，也没有目标读者，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没有其他意图，而

且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那么多人会阅读。知道有这么多人阅读，我的直觉首先是“太

奇怪了，太反常了”。 

财经十一人：期间有多篇日记遭删除，被删稿是什么感觉？您有没有分析过那类日记

容易被删，之后的写作是否有意识地避开了“雷区”？ 

方方： 

遭删稿，对任何一个作者，感觉都不会好。而且不知道原因，所以会有愤怒。后来微

博被封，我找二湘帮忙，用她的公众号来发表，自然也担心她被封号，肯定会小心翼

翼很多。我也不想她的号因为我而被封掉。 

财经十一人：您是在什么心态下写日记的？ 

方方： 

60 天时间，随着疫情的变化，心态自然有变化。之前有愤怒无助悲哀，后来疫情缓

解，心情慢慢平复，而且那时知道很多人阅读，也会鼓励大家继续坚守。遇到攻击

者，自然也会通过自己的记录进行反击，这都是预先未曾想到的。比方，准备写到第

54 天停笔，却来个高中生写信。那么龌龊的信，但却流传那么广，所以只能回复。 

财经十一人：这段时间有不少知名学者对您的日记内容发表评论，有哪篇评论您特别

认可？有哪些您觉得非常不理解或是匪夷所思？ 

方方： 

很多学者支持我，是我的荣幸，但有些公众号说过头的话，我也蛮尴尬。我非常感谢

那些在我被许多人攻击时，仍然支持我的朋友，虽然很多我都不认识。 

不能理解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只不过人在疫区，为了写《封城记》而作准备，记录

了一些封城中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即时的感想，怎么会引发他们对我的如此仇恨？ 

这种仇恨仅仅从日记文本上来看，是说不通的。至于扒我家几代人，扒我的房子，公

开我的家庭住址什么的，简直不可思议到极至。冒高中生名写信，更是低劣下作。一

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攻击，发动不明真相群众攻击。我的书翻译成外文，这有什么问

题？我正在写的过程中，有人来约，我为什么不能给？重要的是，我写的内容是什

么，很多攻击者看都不看。 

“我不是正厅级，家人基本都在国内，没有六套房子” 

财经十一人：有人质疑，您身为正厅级干部却批评体制，是吃里扒外。湖北省作协主

席相当于厅级干部吗？ 

方方： 



我已经反复说了，我不是正厅级干部，我的作协主席是兼职主席。我拿的工资是职称

工资，如果公务员分房，我也是没有资格的。我也想住公务员小区呀，那里一切服务

都很周到，有暖气有食堂，吃菜又便宜又安全，但是我也没有资格分到那里的房子

呀。公务员人人都有车贴，正厅级似乎每月有一千好几百，我也是没有的。 

我当省作协主席多年，就算有天大的事，我也没有资格要求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开

不开主席团会，这得由书记说了算。再三要求，都不可能。那么，如果没有正厅级的

权力和待遇，那是以什么来显示正厅级呢？所以，我只算一个兼职主席。 

财经十一人：日记陆续发表后，您的个人生活有受到影响吗？包括家人、朋友。 

方方： 

有一点影响，一是安全问题，受到暴力威胁，尤其家庭住址被暴露，自然要小心一

点。二是回复各种提问，也有一堆媒体采访提纲，所以事情也多一些。我的家人全体

支持我，无论我父亲家族还是我母亲家族的人，都支持我。这点很幸运，也很温暖。

他们的生活跟我的写作没有关系，所以，对他们的生活不曾有任何影响。他们为我感

到骄傲。 

我择友也是很严的，谈得来的，三观相近的，才可能是朋友，所以我的朋友几乎一律

支持我，没有一个对我提出批评（当然也有提建议和疑问的）。或许有悄然疏远的，

这样也很好。 

财经十一人：有人说你“待在豪宅里足不出户连次志愿者都没当过，居然好意思代表武

汉人民写日记”，并把你和同是武汉作家的池莉做对比，认为池莉更有资格代表武汉人

民。您对此怎么看？ 

方方： 

你们也看到，这就是攻击是不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武汉人民。 

疫情期间，我待在文联大院里，这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宿舍，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建房。二十多年前分配时，排在我前面的六个人都没有要，轮到我，于是我要了。这

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 137 平米（我自己后来封了阳台，面积增大了一些）。他们要说

我躲在豪宅里，我也就由他们好了。 

其实，在湖北，作家有别墅的人不少吧？我今年 65 岁，糖尿病人，而且腰椎尖盘突出

刚刚恢复，可以坐下来写几个字，他们好意思让我去当志愿者？ 

当然，池莉也不年轻，她怎么当的志愿者我不知道。但是，我是退休人员，退休前也

只是一个作家，从来都不是干部。而池莉目前还在武汉市文联主席的岗位上，作为在

职的正局级公务员，她应该有自己的工作职责，恐怕不会仅仅只去做做志愿者，她应

该还做了更多的工作。拿我们俩来作对比，是挑唆手段。他们决定要推倒一个人时，

不择一切手段进行诬蔑，而他们想要为我树立一个对立面时，也同样不惜一切手段美

化。 



这都是害人的手段。而实际上，我们俩都是受困的武汉人一员，所作所为，都再正常

不过。 

财经十一人：有人把您过去几年发的微博内容都翻出来讨论，这种行为您怎么看？比

如说，有人在您的微博上翻出了您针对美国小孩说的“杀光中国人”评论，当时您说：

“小孩说话好玩，别太认真当回事”，有人因此抨击您崇洋媚外。 

方方： 

他们就是靠翻烂人家微博起家的。靠干这个，已经整了很多人。也让无数人见他们即

退避三尺。我们单位的一个作家，还被他们中的某人公开到网上冒名诬陷，都是翻微

博截屏寻找什么反动内容，手段真的很下三滥。有时候，在微博上看到什么内容，有

些人会随意转发，这种转发，有些情绪化，并没有深思过。所以，转发微博或发几句

牢骚，都不应该成为打倒一个人的证据。而我的微博几年前就被他们翻烂了。他们总

觉得可以从中找到攻击我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靠这个打倒了好几个人。 

可是他们找到我的什么了？找到一个我对美国小孩子言论的评论，那孩子 5 岁，我觉

得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太当回事。5 岁孩子的话难道不要包容？然后又找到我批评

中国青年的一些话，于是得出结论，我对美国人好，对中国人不好。 

他们用混淆的手法，无视美国的孩子只是 5 岁，中国的年轻人呢？尤其是共青团员，

多少岁？大多过了十八岁吧？对 5 岁的孩子是可以包容的，但 18 岁以上的年轻人呢？

做了坏事，比方恶意举报老师，当然是需要严厉批评的。他们这种对比本身就说明问

题。 

对于国外，我用不着崇，也用不着媚。无论中国外国，做得好的，我都会喜欢，做得

不好的，一样批评。价值判断不会因为国内和国外另有标准，但是可能会因为年龄大

小有所变化。所谓“双标”，人人都会有。比如对幼儿和对成人标准肯定不同，对残疾

人和对健康人标准也会不同，对老年人和对壮年人标准同样会有差别。 

拿一个 5 岁孩子说的话和拿一个 18 岁以上人做的事来进行比照，这不是崇洋媚外，而

叫爱护弱小。我一直呼吁大家要懂得常识，这就是常识呀。 

但是他们翻烂我的博客和微博也就找到这点东西吧，还有什么？我写了十几年博客和

微博，他们就挑出这点东西，反过来，如果我用同样的手段去挑他们的呢？真不知道

会有些什么。当然，我也不屑这样的手段，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财经十一人：有人说你的家人大部分都移民国外连中国人都不是了，你就是在“消费

（中国人）的苦难”。听到这些指责您愤怒吗？您对此有何回应？ 

方方： 

我是懒得理他们。谣言而已。但悲哀的是，如果我不作“交代”，这样的谣言就永远没

个完。 



我家有几口人？什么人算我的家人？我自己的小家，全部在国内。好，现在把我三个

哥哥的家都算作我的家人。那么，我们四家人中，只有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在国外，

其他所有人都在国内。这个比例是多大？这是大部分都移民了吗？而我女儿跟我一

样，喜欢武汉，她哪儿都不想去。 

财经十一人：利用厅官身份让警察在封城期送侄女去机场是网上对你的激烈批评之

一，对此事您之前辩解过了，但没有说服反对者，这里您还想再回应下吗？ 

方方： 

这件事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相当于，我有几个熟人是警察，他们中的一位利用休

息时间送我侄女去机场，如果这也叫特权，非特权又是什么？我不理解，你说我的“辩

解”没有说服我的反对者，你是否可以再问详细点，哪一点没有说服？ 

我再做次详细说明：第一，我侄女是新加坡侨民，接侨是中新两国说好的事，不是以

权谋私违规出城；第二，武汉所有交通工具停运，侄女无法去机场，我决定亲自送

她；第三，当天下了私车禁行令，但有些私车仍然可以通行，因此我向洪山交管局相

熟的警察问询我的车能不能通行；第四，虽然我的车可以通行，但我的警察朋友认为

我年龄大了，又是晚上，来回路程也长，而肖警官正好休息，让他帮我跑一趟；第

五，我跟肖警官所有的联系，都是短信，这些记录全部都在。肖警官不是官，是辅

警。我出于礼貌，文字上对所有警察都称为警官。 

我再次说明了，但那些想要攻击我的人仍然会抠出东西来攻击，他们就是为了攻击而

攻击。 

财经十一人：线上争议热火朝天，线下的作协同事们对您是什么态度？有没有政府相

关人士找过您？有朋友因此疏远您吗？ 

方方： 

我退休了，与作协同事联系不多。但我知道，支持我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只是不方便

公开表态，因为那些在暗中当操盘手的人，还在台上呆着。所以，出于保护，我也希

望他们不作声。 

官方有人找过我，但是官方的人大多有文化，我谈了我的观点，至少从表面上看，他

们对我的观点表示了认同。 

我的朋友本来就不算多，他们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非但没有疏远我，而是发声

力挺我，这真是让我很感动。当然也有属于熟人类的，有些害怕，会有疏远一点的架

式，这个我可以理解。 

几个我曾经给予过帮助的人，也有些攻击我的言论，还是可以理解，因为有些人一直

都知道说什么样的话对他们更有利，这些人反正也是我几乎不交往的人，所以失去也

一点都不可惜。别人的选择不用介意，尊重这种选择就是了。 



财经十一人：您的日记引发了热烈讨论，无数个微信群因此而撕裂，您怎么看您日记

引发的社群对立？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社会撕裂？您认为双方还有求同存异的空间

吗？您会给双方什么建议？ 

方方：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求同存异的空间。他们的价值观跟我完全相悖，也缺乏人类的基本

同情心，比方我在疫区写这些文字，他们也并没有等我度过难关再来批判，而是在我

被困在家时，就不顾一切地开始批判、开始构陷。至于受他们影响的一些年轻人，他

们还年轻，没有经历，人生的路还长，而且他们只是受人蛊惑而叫骂，是为骂而骂，

也从来没有看过我写了什么。他们缺乏的只是独立思考能力，毕竟他们还要成长。这

个不需要我跟他们计较，与他们计较的，将是他们自己未来的人生。 

财经十一人：有人爆料，您把国有土地变成了别墅用地，自建了大别墅，办理了产权

证，这是造谣还是事实？您在武汉一共有几套房产？有人说您有 6 套。 

方方： 

当然不是事实。 

2003 年，当年江夏区藏龙岛，还是一片荒野之地。至少我去的时候，汽车的底盘都嫌

低，过不去，要到处绕路。开发区邀请几个画家入驻那边，画家们拉我加盟，我才参

与进来。当时是四个画家加上我，成立一个艺术村。开发区自然是要我们来提升整个

区域内的文化品位。 

这样的事，全国各城市都有人在做。 

四个画家都是着名人士，唐小禾老师更是名声在外。他以前画油画，后来画壁画。湖

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都邀请唐老师夫妇做壁画，唐老师将要画的是“中山舰纪念馆”

入门处的壁画，而唐老师的夫人程老师，要画的是秭归新建的屈原祠的壁画。这都必

须要有大的工作室。所以，开发区与当地的商业小区协商好，划出八亩地来给我们五

个人（这里面并不包含他们反复提到的刘丹丽。印象中，我们从头到尾都与刘丹丽没

关系）。 

可能是地价太高，其中一位画家退出，后来剩下四个人。因为画家都需要工作室，而

作家不需要，所以我的面积略小一点，应该是一亩三分地（不记得公共地算没算）。

并且也不是他们说的 9 万一亩，而是 13.5 万一亩。我印象中总价是 19 万多（这些票据

都还能找到）。 

在当时，那么偏远、又是成片荒野的地方，19 万应该是很贵的。 

另一处画家比较集中的“创业农庄”（也在江夏）我也曾去看过，是 3 万元一亩地，一

个人可买三亩。但我很喜欢与唐老师这边的几个朋友为邻，所以选择了这边贵的。我

们都不希望以后有麻烦，所以宁可多出点钱，也要保证是合规合法的。 



我的房子是一栋两层楼的，400 多平米。设计时，我曾要求不要超过 360 平米，我也

不喜欢房子太大了。但设计师还是弄得超过了四百平米。所有的手续完全合法。他们

可以通过国家任何一个机构去查。 

我没有六套房子。 

在武汉，除了这套别墅，单位这个八十年代建的宿舍算一套。另外，我朋友在汉口设

计的房子，拉我们参观购房。这个小区正好在我小哥上班的旁边。时间应该是 2003 年

左右，考虑到当年我小嫂在深圳工作，我小哥的住所离他的单位很远。他的身体也不

算太好，我即买了一套，约 79 平米。精装房，让小哥去那里住着方便一点。 

武汉房价在 2009 年以前一直很低。这套房子原本是精装修，把家具配好，一共花了

50 万元。这些，都可以去武汉市房管部门查。 

我在海南还有一套房子，是同学们相约老了去那边过冬而买的，127 平米左右吧。正

如他们“人肉”的，在临高县。2012 年买的，是我的大学同学帮我挑的房，我都没去

看。当年临高的房价如何，他们自己可以去查。 

我写这些，脑海中浮出我父亲当年写交代材料的场景，心里满是悲凉。这原本是我的

私事，我无须向公众交代这些，但是我不说，谣言就永远不止。我说了，谣言恐怕仍

然不会停止，因为他们根本不听你说什么，他们只在意自己要说什么。他们表达的就

是：我们就是要恨你，我们就是要造你的谣，我们要骂你，没什么理由。尽管我知道

这样，我还是怀着这份悲凉，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依然等着他们用这些老话来继续攻

击。 

还想说的是：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工作了这么多年，出版了一百多本书，也卖了不止

十部影视版权，每年都有作品获奖，所以这些稿费、版税和奖金，足够我过上体面的

生活，甚至可以买更多的房子。其实，国内作家中，比我富足的人应该更多吧？湖北

作家比我富裕的也多的是吧。 

一介文人，有了自己的书房，可以有安静的环境写作，这不正是说明国家的强盛富裕

吗？而我努力工作，勤奋写作，让自己有了安宁的晚年，不正是我们提倡的励志吗？ 

2001 年，我在作协买下第一辆车时曾指着车跟同事吹牛，说这里面每个轮子每个螺

丝，都是汉字！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这就是我的自豪。 

人类应当有共同的价值观 

财经十一人：这期间您情绪崩溃过吗？ 

方方： 

没有，从来没有崩溃过。 



因为对手水平太低，而且无一不是造谣。一些老百姓跟着骂我，是建立在他们的谣言

上，只要谣言一破，民众自己会明白。就算民众永远不打算明白，那也是他们自己的

问题。 

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影响的不是我，而是中国的言论生态环境。那些挑唆批判我

的人，大量使用反革命、汉奸、卖国贼、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词汇。这是我们所有人

都要警惕的事。 

财经十一人：您对武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疫情是否使您对武汉有新的认知？ 

方方： 

我在武汉生活了 63 年，连续离开它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 50 天。我一直在这里生活，

求学以及工作，相当于根扎在这里，我从来没有离开武汉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自己特

别适应在这座城市生活。 

武汉人，也相当于我的亲朋一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听到武汉话我就觉得亲切。疫情

早期，看到那么多武汉人四处求救，听到那么多人去世的消息，我却无力提供任何帮

助，那种无助和难过非常折磨人，也是人生从来没有过的残酷体验。 

至于新的认知倒也没有更多。武汉人的表现，就跟我一向认识的武汉人一样。很快他

们就会恢复元气，武汉也会像过去一样生机勃勃。只是，我还是会想，那些失去亲人

的人们，他们将怎样走出难关？ 

财经十一人：人类有没有、需不需有要共同的价值观？您认为哪些价值观是人类应当

共同拥有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那种肤色。 

方方： 

惜小怜弱、悲天悯人、正直诚实，勤奋善良等等，可以写出很多，这些都是人类共同

的情感、共同的美德，应该是人类共有的。 

 


